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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随笔

关注拍卖的朋友都知道，差不多的藏
品，如果是“名家旧藏”，价格往往就会高出
许多。有的藏友接受不了，认为这不合理，
觉得应该看藏品本身，至于由谁收藏过，并
不是卖价高的理由。

你不服气也没办法，比如古典家具，
“安思远旧藏”和“王世襄旧藏”就已成为古
典家具最具说服力的“身份证”。只要是这
两位先生收藏过的东西，你就永远不可能

“捡漏”，因为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和行家都
会争先恐后赶去参拍，它们总会以高出市
场价很多的价位成交。

书画也一样，出自收藏大家、社会名
流的藏品，不仅成交率高，价格也常弄出
天价。

这是为什么呢？说穿了也简单，这些藏
品之所以吸引藏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传
承有序”，让人放心。

现在喜欢收藏的人越来越多，而关于
买到赝品、假货的新闻也屡见不鲜，“宁可
买贵，不能买假”的理念，受到越来越多人
的信奉。有一项关于收藏的问卷调查，对于

“收藏中您最担心的是什么”这道题，半数
以上的受访者填的是“买到假货”。于此可
见藏友对于买到赝品的忧虑之深。

资深藏家孙构先生说，投资收藏的首
要原则是“保真”，这点没有错，不过，有的

“名家旧藏”或许并不靠谱。
他说，“传承有序”应该是指一件艺

术品从“出生”到现在的完整过程，“名家
旧藏”只能说明某位“名家”收藏过，很多
时候并不能追溯这件藏品的全过程。当
然，如果收藏过此物的“名家”专业水平
很高，比如像安思远、王世襄这样的专
家，那么会有说服力一些。而有的“名
家”，虽然是名人，却不是收藏方面的专
家，这样的“名家旧藏”，就可能会误人子
弟。更何况，现在有的小拍卖行，直接拿

“名家旧藏”当作骗人的把戏，所有藏品
都是假货，却将它们挂上某某名人曾经收
藏过的幌子，用来欺骗收藏者。

孙先生这样总结：“我们收藏的是艺术
品，应该就物论物，同样的藏品就应该给同
样的价格。作家贾平凹曾说‘看似人们收藏
物品，其实是物品收藏了我们’，一件藏品，
动辄有着上百年甚或上千年历史，某人收
藏过，不过是拥有了数十年而已，跟藏品本
身的价值有何关系？对于普通收藏爱好者，
最关键的，还是要提升自己的眼力，切莫一
见‘名家旧藏’就草率购藏。” 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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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收藏者对于“乡贤文化”越来越重视。
家乡名人的史料、信札、书画，因其地域性、贴近
性，在本地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义乌市收藏品市场，何盛先生自豪地
给笔者展示了他收藏的一批上款人为傅竞楠
的信札。

何先生介绍，傅竞楠之父傅亦僧，留学日
本，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正因出身
于这样的大户人家，在重男轻女的上世纪30年
代，傅竞楠才有机会赴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简称新华艺专）学习，从而得到诸乐三、陆抑非
等老师的亲授，毕业后成了一位美术老师、花鸟
画家。

傅竞楠过世后，信札等资料流入了收藏市
场，何盛一直对本地史料甚感兴趣，就将这近200
封傅竞楠上款的信札从藏友处转让了过来。

这些信札，不少是晚辈们逢年过节写的问
候信，真正能够引起藏家兴趣的，则是书画同好
写的信。特别是大画家于希宁写的近 20 封书
信，尤其引人注目。于希宁曾任山东美协主席、
山东画院院长，他与傅竞楠是新华艺专的同学。

于希宁致傅竞楠的第一封信，时间为1979年
5月。正是这一年，傅竞楠退休回到义乌，又去杭
州看望了诸乐三老师。诸乐三与于希宁通信时，告
知了傅竞楠的地址，一段相隔了40年的同学情，
就这样续上了。

他们在之后的通信中谈论最多的，主要是书
画创作。于希宁虽已功成名就，可仍十分谦逊，每
有新画册出版，总不忘给老同学寄上一本，且要求

“批改作业”。傅竞楠对他也很关心，自己买到了称
心的宣纸，也不忘给老同学寄点过去，希望他画出
更出色的作品。

“他们都有一颗赤子之心，一心扑在了艺术
上。”何盛说，“当然，也都很重情，人到晚年，还有
同学可以坦诚切磋、相互关心，是一种十分美好的
情愫。”

为更好宣传傅竞楠的艺术人生，何盛还曾选
择部分信札，于2018年3月参加了由义乌市博物
馆等单位主办的“乌伤遗珍”义乌民间收藏品展。
平时如果有人需要翻阅这批信札，何盛也从不吝
惜，总是热情接待。“地方名人，总是需要当地人来
研究、来宣扬的。”他朴实地说。

“地方名人，需要当地人来宣扬”

“我开始都是在孔网上买信札，走过一些弯
路，现在我主要收藏著名画家的信札，明确了主
攻方向，对信札兴趣也越来越浓。”谈起信札收
藏，李小勇深有体会。

而立之年的李小勇在我市一家企业当高
管，他说的“孔网”，就是孔夫子旧书网，这家以
旧书为主的网站，也有不少信札可淘。

开始收藏信札，李小勇主要认为它们“便
宜”。他说：“那些收信人或写信人，都是一些社
会名人，科学家、作家、画家什么的，但一封信往
往才卖个几百元，感觉挺物美价廉的。”

于是李小勇就不断地买，中医师、教授、官
员、科学家、艺术家等人的信札，每个月总要买
上几十封。如此过了几年，他才发现收藏之路走
偏了：一是“名人”实在太多，各业各行都有名人，
如果什么“名人”的信札都收，显然收不胜收；二
是买的信札太“便宜”，名人的名气有大有小，几
百元一通，注定只能收到“小名人”的信札。

此后，李小勇开始关注书画拍卖，一些大
型的拍卖公司如西泠拍卖等，经常都会设置
信札专场。此时，李小勇才发现，薄薄的一两
页信札，经常能拍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价
格。结合自己的经济实力及兴趣，他很快给自

己确定了收藏对象：著名画家的信札，价位在一
万元至十万元间。

他这样解释，书法是中国画重要的构成要素，
中国历史上的大画家，无不把书法的研习放在极
其重要的位置，画家书法，由此也成了中国艺坛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与书法家的书法相比，画家书法
往往线条更加灵动多变、视觉造型更富情趣。加之
信札之书写，比创作更加随性，因而画家信札多写
得摇曳生姿、潇洒秀美。

说着，李小勇还展示了一通吴冠中先生的钢
笔信札，这是他不久前拍卖得来的。“信札收藏，一
般我都收毛笔书写的，因为毛笔的更加难得。不过，
吴先生是一位艺术大师，国画、油画都成就极高，哪
怕是钢笔字，他也写得洒脱流畅，别见情致。”

这是吴冠中写给香港一位画报编辑的信札，
信中提到要将其最新的十幅作品及一位评论家为
其所作文章交由该画报发表，吴冠中对一些细节
做了详尽说明，可见对于发表新作的重视。

李小勇介绍，他收藏的画家信札，内容主要有
两类，一是与出版或发表相关事宜，二是与展览或
采风有关之事。

“那时电话还不普及，沟通主要靠写信，信的
内容无所不包。收藏实践中我选择了以上两类内

容，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对于一位画家来说更重要，
至于因一些生活琐事而写的信，相对来说收藏、研
究价值要低一些。”

“有个收藏主题很重要”

“信札收藏的火热，说明了现在收藏者的文
化层次越来越高了。”杜英明先生有着40多年
的收藏史，对于信札也是情有独钟。

他介绍，2000 年左右，一些现当代书画名
人的信札，往往价格很低，有个几百元就能收到
一通大名家的信札。因为那时大家都不重视，以
为收藏价值不高。随着收藏群体的迅速成熟，信
札价格也像坐火箭一样直线上升。

“首先，千万不要当信札是‘小儿科’，它的
价值，往往超乎很多收藏者的认知。”老杜侃侃
谈起了他收藏信札的体会。

他介绍，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局事
帖》，其实就是一通信札，通篇 124 个字，2016
年时以 2.07 亿元成交。3 年后，2019 年 11 月，

中国嘉德秋拍“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古
代专场”中，赵孟頫两通信札《致郭右之二帖卷》
以 2.67 亿元成交。现当代信札也不便宜，早在
2009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陈独秀等致胡
适的信札”就拍出了 554.4 万元的高价；今年 6
月北京保利春拍中，一批共 41 通“齐白石致张
次溪等人信札”，以 2645 万元成交。“这些信札，
都能填补一段历史空白，最核心的逻辑，还是其
深厚的历史文化含量。”

“其次，最好能够确定一个主题，围绕主题来
开展收藏，比较容易出成效。”这是老杜的第二个
心得。

老杜认为，收藏不能老是以经济价值去衡量，
并不一定都要去收藏书画家、艺术家的信札，只要

自己有兴趣的主题，持之以恒，都会有所收获。老
杜认识一位收藏者，是杭州大学毕业的，现在他就
收原杭州大学老先生们的信札、史料，经过十余年
努力，形成了很有意思的收藏系列，也充分体现了
一位老杭大人对于母校的热爱。

“最后，还得拥有一颗平常心，收藏无止境，它
大多只能对生活锦上添花，不容易雪中送炭。”

关于这一点，老杜特别有感触。他说，自己身
边原来有不少人喜欢收藏，但几年之后，心就越来
越大，所购藏品越来越贵，由于深爱，甚至贷款或
借款都要将心仪的藏品拿下。结果又捂不住，家里
偶有变故，就只能将藏品折价处理，本来应该是滋
养性情、愉悦身心的收藏活动，最后倒影响了正常
生活，真是误入歧途。

“收藏大多只能锦上添花”

年近八旬的义乌籍著名书法家金鉴才
先生，回忆起大学时代的几位老师，仍是充
满敬仰与感恩。

上世纪 60 年代初，浙江美术学院（今
中国美术学院）开全国美院之先河，招收书
法篆刻专业本科生，金鉴才有幸成了首批
两位学生之一。学生虽只两名，教师队伍却
足够豪华，潘天寿、陆维钊、朱家济、沙孟
海、陆俨少诸师都亲自给他们授课。

老先生们对待教学十分认真。一开课，
金鉴才就挨了陆维钊先生的批评。当时，金
鉴才用的是一方小砚台，蓄墨很少，磨墨也
极不方便，陆先生见了之后很不满意。第二
天，陆维钊先生发现他桌子上摆的仍是那
方小砚台，气愤地说：“我知道你不想学书
法，难道我强迫你了？你为什么故意和我作
对？”金鉴才只得实话实说：“陆先生，我手
头实在没钱，等发了助学金，第一时间就去
买一方大砚台来。”陆先生沉默了好一会
儿，然后轻声对他说：“你跟我来。”金鉴才
跟着他，一直走到了陆先生家中，先生在旧
书堆中翻找了半天，终于找出一方大砚台，
又找了个网袋把砚台装好，向金鉴才道歉
说：“今天是我错怪你了，真没料到你经济
这么困难，先把这块砚台背回去用吧。”这
方砚台，金鉴才用了好几年，直到有位学长
送了他一方合适的砚台后，他才将它还给
了陆先生。

沙孟海先生是美院外聘教授，治学非
常严谨。当年沙先生给金鉴才他们讲授篆
刻史和古文字学。整个课堂虽然只有两三
个学生（助教刘江先生一般也去听讲），沙
先生讲课却一丝不苟，整个教室始终洋溢
着他中气十足的声音。

有件事令金鉴才终生难忘：1984 年，
已在义乌工作的金鉴才受文化局领导派
遣，让他去请沙老为义乌新落成的剧院、
电影院题字，到杭州后却听说沙老得了
癌症，第二天就要去首都动手术。金鉴才
赶去看望，与先生聊天时，不慎说出了题
字的事，没料沙老一下子就从病床上挣
扎着起来，师母和金鉴才怎么劝也劝不
住，先生还责备师母：“小金是专门为这
件事来的，如果任务完不成，叫他回去怎
么交代？”

“身教重于言传，那个时代的老先生，
都是秉持着这个朴素念头的。从他们身上，
学生学到的不仅是学问，更是高尚的人
品。”金鉴才先生这样感慨。 闲看

两位好老师

收藏故事

李小勇收藏的部分信札。

何盛经常会翻翻自己收藏的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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